
第一章 後娘逼出嫁 

「喲，原來秦嫂子這是來給錢大保媒啊，我們家金枝可是咱們村裡最俊的姑娘，

若是沒有十兩銀子的聘錢，可別想輕易娶走我們家姑娘。」 

秦氏瞥了一眼王氏，誰人不知王氏是姚家的繼室，嘴上對繼女看重，其實姚金枝

落在這後娘手裡就沒有過一天好日子。 

「金枝是個好閨女，可咱們是鄉下人，哪裡像縣城的小姐那樣矜貴，咱們村可沒

有十兩聘妻的。」 

王氏腦袋晃了晃，像是在嘲諷似的輕笑，「之前沒有不代表之後沒有，當初她爹

活著的時候給她取名『金枝』，可不就是要她當一回金枝玉葉。她爹是個短命的，

我可不敢不操心著點，省得老姚在天之靈不安。」 

看她這副樣子，秦氏也懶得聽，只是起身的時候悲憫的看了一眼通向後院的門。 

「金枝命苦，自小沒了娘，看在老姚待妳不薄的分上，金枝的婚事妳還是用些心

吧。」她說完冷著臉甩手離開了姚家。 

此刻，躲在門簾後的姚金枝白淨小臉上所有的期待和歡喜都逐漸凝固，原本就沒

有什麼血色的臉頰變得更加蒼白。 

看著後院裡木盆中繼母和弟弟的衣物，她轉身擦了擦眼角的淚，趕緊過去繼續搓

洗。 

王氏冷臉送走了秦氏，來到後院看姚金枝還在認真的洗衣服，嘲諷的笑了笑，「嘖，

賠錢貨，空長了一張臉，瞧瞧來提親的都是些什麼窮鬼，七兩銀子還想從我這兒

拿些嫁妝，呸！作他娘的春秋大夢。」 

她看向姚金枝，「妳個小賠錢貨，以後少出去勾搭那些窮人，有那個浪勁兒，妳

去城裡多轉轉。妳爹死後是我給妳一口飯吃，妳就得知道報答，妳弟弟也到了讀

書的年齡，妳不為妳娘我想，也得為了老姚家的獨苗想。」 

說完將一口瓜子皮吐在姚金枝的身上，蹲在地上的小姑娘被她嚇得一哆嗦。 

王氏瞟了一眼，冷哼一聲，「先去把缸裡的水打滿，一會兒妳弟弟玩回來該餓了，

妳要是耽誤做飯餓著旺祖，我就給妳鬆鬆皮。」 

這話愣是將姚金枝嚇得一個激靈站了起來，深秋的水涼得很，她手指凍得有些泛

紅，隨手在衣衫上蹭了蹭，跑去灶房拎上木桶就往外跑。 

一打開後院門，正好和外面的漢子對上了眼。 

那漢子不知站在那裡聽了多久，臉色不甚好看，眼睛紅著，雙拳緊握，看到姚金

枝出來，目光帶著擔憂的打量著她。 

驟然在門口見到錢大，姚金枝一愣，可想到剛才繼母拒絕了他的提親，她臉上帶

著些不自然的躲閃。 

他們都是一個村裡長大的，算是青梅竹馬，原本想著長大了就可以嫁給他，躲開

繼母，可這一切都在今天結束了。 

兩人相顧無言，沒發現柵欄外一張小花臉看了過來。 

看到兩人相對站著，姚旺祖轉身跑開。 

錢大目光落在姚金枝拎著的水桶上，上前一步強勢的將水桶拎走，朝著不遠處的



水井而去。 

可他還沒有走到井邊，就聽到了一聲尖銳的叫罵聲—— 

「哎喲喂，挨天殺的賊人啊，窮得沒錢聘媳婦，倒是來人家後門拐人來了！」 

青槐村圍河而居，除了少數幾戶住在山腳下，多數都是擠擠挨挨在相對平坦的山

坳河邊，左鄰右舍就隔著一堵牆，別說王氏這一聲不算小，就是在家放個響屁鄰

居都可能聽得見。 

不過一句話的功夫，周圍就有人圍上來看個究竟。 

姚金枝看著越聚越多的村民，眼裡的淚花湧了出來，一邊搖頭擺手，一邊盡可能

的忽視周圍看過來的視線。 

「沒、沒有，錢大哥沒有拐騙我，他只是幫我打水，沒有別的。」 

她性子原本就軟，又被王氏打怕了，此刻能說出這番話是怕周圍的鄰居誤會，也

怕錢大被人捉拿。 

向來膽小不敢在人前說話的姚金枝，此刻竟幫著外人說話，王氏氣得很，當著眾

人的面就開始打她，「素日裡娘就和妳說不要和這些渾人一起玩，現在學得連點

姑娘家的規矩都沒有了，竟然還幫著這個賊人掩飾，妳對得起妳爹的期望嗎？今

日我就替姚家的列祖列宗打醒妳，省得以後出門讓他人說妳不知廉恥。」 

「啊！沒、沒有……真的沒有，別打了，我們連句話都沒有說。」姚金枝一邊躲

閃哭求著，一邊還在解釋給周圍的人聽。 

吵鬧的聲音太大，原本在樹上睡覺的陳霖驍被吵醒，他坐在樹幹上望著下面發生

的一切，煩躁地皺了皺眉，兩手一撐從樹上跳了下來。 

天上突然跳下來一個人，在場的人都嚇了一跳，就連正在打罵姚金枝的王氏也被

嚇得停住了手。 

眾人紛紛看向破衣爛衫的陳霖驍。 

「啊，是陳二狗！快走，快回家去。」 

陳霖驍小名二狗，村裡人多這麼叫他。在看清他身上臉上幾道乾涸的血跡時，膽

小的村民趕緊催著孩子回家，什麼熱鬧也不想再看了。 

膽大點的漢子望向他，和他對視一眼，也收回了目光不敢看第二眼。 

姚金枝也不知是不是自己想太多，隱約間好似聞到陳霖驍身上飄出一股子血腥味，

睫毛掛著淚珠，顫巍巍的抬眼看過去，還沒有看清他的五官就被他一臉的血跡嚇

得瑟縮，不敢再看對面的人。 

好多年沒有聽到有人叫他「陳二狗」，陳霖驍乍然聽到心中有些怔愣，但面上依

舊一副冷冰冰如同死神般的神情。 

他轉頭看向手還舉在半空中的王氏，冰冷的目光不帶一絲絲人氣，明明什麼都沒

有做、什麼也沒有說，可就是讓人打心底發寒害怕。 

他的目光移到了姚金枝的身上，看到她破碎的衣袖下，胳膊上那青紫一片的傷痕，

冰冷的目光再次落到王氏身上。 

王氏哪裡還敢動手，早就嚇得將手背在身後，膽怯慌亂的眼神透露出她此刻的畏

懼。 



陳霖驍收回目光，撿起地上的木桶，去井邊打了一桶水放在姚家門前。 

他一言未發，朝著河邊吹了一聲口哨，眼瞅著一黑一黃兩隻惡犬從河邊衝了過來。 

王氏嚇得鬆開拽著姚金枝的手，慌張的躲到了樹後。 

兩隻惡犬沒有看她一眼，甩著尾巴跟在陳霖驍的身邊，朝著山林走去。 

姚家的一場鬧劇就這樣意外的終止了，所有人都回家鎖門，像是生怕被鬼追上來

似的，就連王氏也消了氣，走到門前看著那桶水皺了皺眉。 

「還傻站在那裡做什麼，拎著水趕緊去做飯。」 

姚金枝擦了擦臉上的淚水，一手捂著左臂被打的地方，低頭走到了水桶邊。 

像是突然想起什麼，她猛然轉頭看去，卻發現錢大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離開了。 

好像是……是在陳二狗出現之後？ 

 

 

午飯王氏和兒子在堂屋吃，而姚金枝坐在灶前將手裡乾硬的餅子用刀敲碎，放在

熱呼呼的刷鍋水裡。 

所謂的刷鍋水，便是在菜起鍋後，將剩下的菜汁倒出，用開水沖成一大碗。 

她端著碗喝了一口帶著一丁點菜香的刷鍋水，臉上的神情柔和許多。 

素日裡王氏和姚旺祖用過飯都會睡個午覺，她則洗洗衣物，做些沒有什麼聲響的

活計，可這日她剛吃完飯就聽到前院響起了敲門的聲音，不久後又隱約聽到了王

氏喜悅的笑聲。 

「喲，二嫂快進，咱們裡屋說話。」 

兩人神神祕祕的去了裡屋說話，王氏出奇的沒有讓姚金枝端茶送水，而是自己親

自來灶前拎了一壺茶就走。 

這樣異常的舉動引得姚金枝多看了一眼，卻不想沒有換來繼母的怒目相對，王氏

竟是對她露出少有的溫和目光。 

這樣溫和的視線好像從父親去世後她就沒有再見過。 

兩人不知在房裡說了什麼，直到天都擦黑了，姚金枝才見王氏將人送走。 

第二天，姚金枝剛起床就看到兩個大紅箱子擺在院子裡，心中隱約有了一個不太

好的猜測。 

見姚金枝看著大紅箱子發愣，王氏臉上帶了些笑，「明兒個我們金枝就要當新娘

子了，今日好好歇著吧，家裡的活兒娘來做就行。」 

姚金枝作夢也沒有想到明天就要成親，震驚的看著王氏，「明天！」 

她從來沒敢在王氏面前這樣大聲說話，此番實在是因為消息太過令她震驚。 

王氏也不怪她，笑著說：「對啊，南泥村王官人捐了一個驛丞，這不是急著上任，

今年春死了原配的他，想趕緊娶個繼室。」 

若說旁的人姚金枝或許不認得，可是這人她知道，之前她跟著王氏一起回娘家，

在南泥村見過這人，瞧著比她父親還要大些，就是個無賴，家中無田卻十分好賭，

髮妻是生生被他折磨死的，十里八村又有誰不知曉。 

「不，不！我不嫁，爹爹若是在，也不會同意我嫁給那人的！」說著姚金枝轉身



就要朝外跑。 

王氏早有準備，見她開始流淚就在防著，這會兒瞧她要跑，一把扯住了她的頭髮，

「呸！可惜妳那短命的爹管不了，妳現在吃的住的都是我給妳的，少敬酒不吃吃

罰酒！」 

姚金枝食不果腹，瘦弱的身軀哪裡敵得過膀大腰圓的王氏，掙扎了沒兩下就被她

捆了起來。 

「明天一早花轎就到，妳就安心待嫁吧！」 

 

 

「花轎繞樹，嬌妻賢淑……」 

喜娘的聲音歡喜地響起，殊不知轎中的人卻是被淚水打濕了臉頰。 

姚金枝的嘴被紅布條勒得緊緊的，手也被捆了起來，用力掙扎著，手腕被勒出了

血痕，那紅布條卻沒有絲毫鬆動的跡象。 

聽到喜娘一句句滿懷喜悅的話，她放聲大哭，卻只是傳出點嗚嗚咽咽的動靜。 

村頭不少看熱鬧的人吵嚷著，誰也沒有聽到她的呼救和哀嚎。 

姚金枝知道轎子現在已經到了村頭的大槐樹邊，再往前走一段就真的出了村，一

路都是荒涼的山林，再也沒有求救的機會。 

吵嚷聲越來越遠，她心頭一片冰冷，可是心中還是有一絲期盼，期盼她的竹馬或

許會來搶走她，哪怕日後和他過浪跡天涯的日子，她也甘之如飴。 

可聽到越來越大的流水聲，她絕望的閉上了眼睛，淚水不斷的落下，嘴角卻勾了

起來。 

她心道，爹、娘，女兒來找你們了…… 

姚金枝並不知道，錢大此刻正跪在家中求母親放自己出去。 

「娘，兒子求您了，只要您允了兒子這個心願，日後所有的事情兒子都聽您的。」

他不能看著青梅就這樣走上一條死路。 

吳氏擋在門口怒目瞪著他，「你趁早死了心，就憑金枝有那樣的繼母，你想都不

要想，省得日後成了親被那個潑婦訛上。兒啊，你信娘，娘絕對給你找個和金枝

一樣俊的媳婦。」 

錢大跪在院子裡抱頭痛哭，卻無力忤逆母親的意願。 

 

 

陳霖驍天一亮就帶著大黑、二黃來到河邊捉魚，再過些日子河水結冰，河灘上就

沒有魚了，趁天還算暖和，多捉些曬成乾留著冬日裡吃。 

安靜的山林裡突然傳出吵嚷聲，他坐在灘塗上扭頭看去，遠遠的就看到古樸簡陋

的小木橋上，一支紅豔似火的迎親隊伍路過。 

不知怎麼的，腦海裡出現了前幾日看到的那個怯弱身影，還沒有想出個所以然，

就見隊伍中突然有一抹紅色一躍而出，像是一條躍出水面的紅鯉。 

「咚——」巨大的落水聲響起，徹底喚回了陳霖驍的思緒。 



遠處橋下，湍急的河流中漂浮著一抹紅色，落入水中的人絲毫沒有掙扎的跡象。 

他吹了一聲口哨，大黑、二黃立刻會意，跳下水朝著水中的人游了過去。 

「啊啊啊，新娘子跳河了，快救人啊！」 

橋上的喜娘和轎夫慌了，扯著嗓子呼救。 

這裡離村口不遠，剛才看熱鬧的人還沒有散盡，聽到這一陣驚呼聲，不少愛湊熱

鬧的人都循聲跑了過去。 

「喲，老姚家的丫頭跳河了？今兒可是她大喜的日子啊。」 

「得了吧，這婚事是王氏定的，哪裡是嫁人，分明就是賣閨女。」 

深秋的水冷得很，看熱鬧的人沒有一個想要去施救。 

陳霖驍站在沒過小腿的淺水區，目光一錯不錯的看著大黑、二黃。 

這兩隻狗不是普通的土狗，是他爹篩選過幾代、可以做獵犬的狼狗，牠們的身上

流淌著狼族的血，遇到獵物夠兇猛，且力氣也大。 

但此刻，那兩隻狗卻無力托起一個姑娘。 

陳霖驍察覺到不對勁，想都沒想直接跳入水中，奮力朝著姚金枝游了過去。 

水中，大黑、二黃用力的扯住姚金枝肩頭的衣料，想要將她拖向岸邊，但橋底河

流轉了一個急彎，變得異常湍急，加之落水之人身上衣料吸飽了水，變得越發沉

重。 

就在兩隻狼狗要脫力的時候，陳霖驍屏住一口氣，潛入水中擺動長腿像是入水的

魚，等他再浮出水面的時候，已經抓住了姚金枝的手臂。 

岸上不少人見此都鬆了一口氣，甚至還有行事俐落的嬸子轉身將看熱鬧的漢子們

都攆走。 

姑娘家落水，若是被外男瞧見只怕名聲要壞。 

等陳霖驍帶著人游到岸邊，兩個大嬸上前幫著把人撈了上去，還泡在水裡的他見

人已經被拽了上去，擺動了一下雙臂，身子輕盈的往後游去。 

兩個大嬸見此頗為驚訝，原本以為這人是個冷血的，素日裡也沒有什麼人情味，

但這會兒下意識的行為卻讓她們對他改變了些看法。 

救人是出於無奈，但在可以避嫌的時候還湊過來，就只能讓人討厭了。 

兩個婆子看到姚金枝上身捆綁著的紅布條，互相對視一眼，搖了搖頭。 

張嬸子伸手要將她身上的紅布條解了，卻聽到不遠處傳來了吵嚷聲，趕緊褪下自

己的外衣將人蓋個嚴嚴實實。 

王氏聽了消息，帶著姚旺祖一路小跑著來到河邊，遠遠就看到停在橋上的轎子，

暗道一聲不妙。 

「哎呀，今早秋風大，這轎子抬得不穩，讓人掉到了河裡，喜娘快把她給塞回去，

這出嫁的女兒可不能走回頭路。」 

王氏這話說得理直氣壯，但周圍的大娘們都清楚，這就是繼母狠毒逼著繼女投了

河。 

「妳這說的什麼話，人都這樣了，妳一個當娘的不說給她請郎中看看，還要讓人

繼續送嫁？妳想想老姚生前，再摸摸妳的良心！」張嬸子氣得臉都漲紅了，姚金



枝身上的布條她看得可比誰都清楚。 

站在橋上的喜娘和轎夫也冷著臉，不為別的，就因為王氏一來就推卸責任。 

什麼叫風大他們沒有抬好轎子？這頂帽子扣下來，一條人命誰也擔不起。 

周圍漸漸響起議論聲，王氏都不用刻意去聽，隨便一耳朵都能聽到有人在罵她，

礙於周圍人多，她不得不先將人抬回家去。 

另一邊，陳霖驍往前多游了一段才上岸，遠遠看著王氏找人抬著姚金枝回了村子，

他抹了一把臉上的水甩了甩，將上身的衣物脫下來，在河邊擰乾。 

「哼，南泥村王家作孽不少，瞧瞧新媳婦還沒有過門，身子都被人看了去。」 

「別亂說，剛才那邊周圍都是女人。」 

「呵，你去得晚沒看到，下水救人的可是陳……咳，可是男的。」 

陳霖驍聽到這些話，擰著眉頭看向不遠處結伴回村的人。 

那人似乎察覺到了他的目光，打了一個哆嗦，斂聲不敢多說。 

村裡平時走丟一隻雞都能成為大事被人議論，這會兒一個姑娘掉進水裡，又是在

送親的路上，可不就像往平靜的水面扔了一塊大石頭。 

等陳霖驍回到村裡的時候，河邊的事情早就鬧得沸沸揚揚，村裡說什麼的都有，

有罵王氏不做人的，也有誇陳霖驍見義勇為的，但這些聲音裡面都摻雜著一些不

太好的流言。 

他冷著一張臉回到自己家，大門一關阻斷了外面所有的聲音。 

第二章 出錢買下她 

姚家這會兒是村裡最熱鬧的地方，姚金枝被抬回家並沒有得到醫治，而是被王氏

直接推進了柴房，生怕她身上的水髒了屋裡的地板。 

接下來要怎麼處理她得和喜娘等人商議一下，畢竟結婚的時辰已經耽擱了，是直

接送過去還是改個日子，那不是她一個人說了算的。 

這邊她還沒等到人，村口有人就見穿著一身新郎服的王官人騎著小毛驢進了青槐

村，而他身後跟著一個跑得滿頭大汗的轎夫。 

王官人還沒有下驢，怒罵聲就先響了起來，「姚家的人都給我出來！」 

在轎夫的攙扶下，他終於順利的從小毛驢身上下來。 

王氏正坐在堂屋裡等著喜娘過來，聽到這一聲吼，嚇得一哆嗦，立馬起身朝外走，

看清外面的人後臉色一僵，轉而滿臉陪笑，「喲，是王官人啊，金枝那丫頭還在

更衣，我正想著趕緊將人給您送過去吶。」 

「呸，什麼破鞋也敢往老子眼前送，當初給妳那麼多的聘禮，老子是想娶個清白

閨女做妻，妳家閨女如今被男人看也看了，抱也抱了，還想賴給老子，作你娘的

春秋大夢！」 

這一通話罵得王氏一怔，她原本也不是什麼好脾性，可王官人說的也不是假的，

一時沒反應過來該怎麼還嘴，想到那些聘錢只好陪笑，「王官人說的什麼話，金

枝是被張嬸子等人救起，哪……」 

「什麼都不用說了，賠錢！老子有錢，才不要破貨！」 

這句話算是戳了王氏肺管子，「退錢沒有，人你要就要，不要老娘也沒有錢給你！」 



錢都到手裡了，沒道理往外給，關鍵是她一拿到錢就給兒子交了束脩，現在家裡

可沒有多少錢了。 

王官人在南泥村就是個出名的無賴村霸，這會兒有了小小的官職氣焰更是旺，哪

裡是王氏能抵賴的。 

雞飛狗跳一通鬧，姚家差點被搬空，就連王氏養的兩隻雞都被搶走抵錢。 

看著空蕩蕩的家裡，王氏坐在地上拍著腿嚎啕大哭，「天殺的賠錢貨，管妳吃喝

妳卻坑老娘，老娘非扒了妳的皮不可！」 

她拎著門後的笤帚氣沖沖的來到了後院的柴房，一腳踹開柴房的門，看著半死不

活的姚金枝，突然眼珠子一轉，沒有出手打，只是啐了一口就轉身離開。 

王氏此番損失巨大，就連她藏在枕頭下的二兩銀子都被王官人給翻了去，這筆帳

她不能不算，而在她看來，這一切都是姚金枝和陳霖驍造成的。 

她找人用一塊破舊的門板將姚金枝抬到了陳霖驍家的院門前，「陳二狗你出來！」 

王氏潑婦似的叫喊著，村民一路跟在她後面看熱鬧，人還沒有看到影子，坐在灶

臺前燒火的陳霖驍就聽到了動靜，蹙著眉起身打開了院門。 

入目便是那躺在門板上、一襲紅衣的小娘子，蒼白的臉頰看著像是已經沒有了生

氣。 

他目光冰冷的抬起，看向趾高氣揚站在自家門前的王氏，「何意？」 

王氏嗤笑一聲，「我家閨女原本好好的親事，就因為你多管閒事，現在好了，婚

事黃了，名聲毀了，這筆帳可不能就這樣算了。」 

周圍的村民聞言都竊竊私語起來。 

陳霖驍依舊面無表情地看著她，須臾之後像是隱忍著什麼問道：「那妳想如何？」 

他冷若冰霜的樣子唬得王氏有些心虛，卻還是強自道：「跟我去衙門，讓青天大

老爺幫我們金枝討回一個公道。」 

她想得簡單，只要將這件事全部推給陳霖驍，金枝只是個受害者，那麼名聲方面

多少還能挽回一些，到時候她再去其他村子尋個人家，也不見得沒有賺頭。 

陳霖驍聞言也沒有生氣，冷淡的垂下了眼皮，看著躺在門板上的姚金枝，眉宇輕

蹙，薄唇抿直，像是在思考著什麼。 

王氏輕笑一聲，「現在知道怕了？已經晚了，害了我們家閨女的名聲，今天這事

兒非要給我一個公道不可。」 

陳霖驍依舊面色淡淡，「何須如此麻煩，我將她買下就是。」 

這件事王氏不是沒有想過，但陳霖驍家裡是個什麼情形，村裡人沒有不知道的，

他的大哥陳栓柱為了娶媳婦，直接當了倒插門女婿，生孩子都不能跟著姓陳，讓

陳家賠錢那就是作夢。 

可現在陳霖驍卻主動提起錢，這倒是頗讓她意外，「哼，你買？我家閨女可是村

裡最俊的姑娘，你買得起嗎？我家閨女之前嫁妝都是十兩銀子，你有多少錢？」 

陳霖驍從腰帶裡翻出幾塊碎銀子，擱在手裡掂了掂，「二兩。」 

「什、什麼？多少？」王氏以為自己聽錯了，不敢置信的看著陳霖驍，就連周圍

看熱鬧的人也都頗為驚訝的看著他。 



陳霖驍卻面不改色，冷淡的盯著王氏，「二兩，就這麼多，如果嫌少，我可以和

妳去官府，且不說縣令如何判，單說接下來妳給她治病買藥的錢只怕也不會少，

更何況……」他看了一眼躺在地上出氣多進氣少的姚金枝，「花了銀子也未必救

得過來。」 

這話像是點醒了王氏，她皺眉看著地上的人，心裡一通盤算之後，伸手就去拿陳

霖驍手裡的銀子，可銀子還沒有拿到，手腕就被擒住。 

陳霖驍面無表情的看著她，「慢著，拿錢可以，但得立下字據，今日拿一兩把人

留下，明日去衙門過戶籍再給妳一兩。」 

王氏有些猶豫的看了一眼地上的人。 

陳霖驍進屋拿了紙筆出來，開始當面寫文書，「今日妳帶回去還得給她請郎中，

如果妳不放心人留下，那就帶回去吧，只是……明日要是人死了，錢可得退我。」 

家裡半兩銀子都沒有，現下按個手印就能得一兩，王氏才不想拉個死人回家。 

「嗐，都是一個村裡的，在場還有這麼多的嬸子大爺，你還能耍賴不成？人就給

你了，明日天亮咱們就和村長去縣衙辦了手續。」 

她有些不甘心的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人，可看到那張蒼白泛青的臉，轉頭毫不猶

豫的拿走了陳霖驍給的一兩銀子。 

對於村裡的百姓，一兩銀子可是一家人半年的嚼頭，王氏就帶著一個兒子，拿到

二兩銀子，兩人一整年都會過得不錯。 

按了手印的字據被陳霖驍收起來，他沒有再看院子裡其餘人一眼，走到門外打橫

抱起了早已昏死過去的姚金枝。 

眾人都識趣地跟在王氏身後離開，院門依舊大開著，卻沒有了剛才的喧鬧。 

陳霖驍將人抱進堂屋，在抱往自己房間時腳步一頓，轉身去了母親宋氏的房間，

將人放下後三下五除二解開她身上的布帶，隨後扯了一床被子把她遮住。 

他撩開門簾來到堂屋，又往爐膛裡加了兩把柴，讓火燒得旺一些，這樣炕也就是

暖的。 

火炕上的人迷迷糊糊，像是有些不舒服，娥眉緊蹙，哼唧了一聲。 

身下是熱的炕，身上卻是冰冷的，這樣冰火兩重天的感受著實讓姚金枝有些吃不

消。 

不知過了多久，她身上的冰冷消失，四周乾燥而溫暖，整個人像是陷入了雲朵裡，

但她卻覺得這樣的暖還不夠，從心裡不斷冒出冷氣，讓人更加貪戀那份暖意。 

「冷，好冷，娘親……金枝好冷……」 

微燙的湯汁灌入口中，穿過胸膛匯於腹中，暖烘烘的讓人安心。 

不知不覺之中，姚金枝再一次陷入了昏睡。 

看著她額頭終於發出了汗珠，房間裡的三人面上沒有什麼變動，可心裡都鬆了一

口氣。 

陳霖驍放下手裡已經空了的藥碗，轉身衝梁郎中夫妻行了一禮。 

「今日多謝先生和夫人，家中無銀錢，唯有一條狐皮還算值錢，梁先生若是不棄，

不若收下此物以作診費。」 



梁郎中看了一眼黑油油的狐狸皮，連連擺手，「不必不必，今日之事我們夫妻也

有耳聞，你能買……救下這孩子，我們二人心裡也舒服些。老姚在世的時候我們

也有些交情，今日的藥和診金便當做我們對故友之女的照應了。」 

梁夫人給姚金枝掖了掖被角，「你今晚多看著點，只怕晚上還會再發熱，要是她

衣服再讓汗水打濕，你就去叫我過來給她換。」 

「多謝梁夫人。」陳霖驍不自覺流露出一些不符合他此刻身分的禮數。 

梁郎中夫妻頗為驚訝，他們素日裡和陳霖驍相處不多，並不知道他平時是什麼樣

的，只是看著他為人冰冷不易接近，加上他經常破衣爛衫，甚至有時候身上或者

臉上還帶有血，所以也不敢和他多說話。 

看來對人對事果然不能人云亦云，梁郎中這樣想著，背起藥箱和妻子離開了陳家，

一時間整個家中只剩下陳霖驍和姚金枝兩人。 

看著床上的人服藥後睡熟，陳霖驍去堂屋燒水做飯。因為王氏這一鬧，他的午飯

和晚飯只能湊一起了。 

瞧著屋裡的柴火都給姚金枝燒炕取暖用了，他推開院門到附近去尋些乾柴回來。 

走出院子看著外面雜草叢生的景象，陳霖驍緩緩吐出一口氣。 

這裡的一切熟悉又陌生，他原本還在熬夜幫新帝翻閱奏摺，眼前突然一黑，什麼

也看不見，只覺得耳邊吵鬧得很，等再睜眼就發現自己躺在樹上，而樹下王氏正

在打罵姚金枝。 

時間有些久，他差點沒有想起來那個小娘子是誰，但聽到「姚」姓，他又有了些

記憶。 

上一世他只是默默離開，並沒有插手王氏和繼女之間的事情，可是這一世他突然

想要體驗一下不一樣的人生，因此才出手幫了姚金枝一把，卻沒有想到事情會因

為這一點變動而產生和上一世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也不知上一世姚金枝最後到底如何？他已經不記得了。 

他只記得上一世這個時候父親已過世三年，他可以報名考院試，每日都在家中溫

書，對村裡的人十分冷漠，甚至很多人他都不記得他們的名字。 

一邊想著，他一邊撿了些乾草枯柴，一抬頭就看到自家院門口有人鬼鬼祟祟。 

「何人？」 

冷淡帶著威懾的聲音響起，嚇得對方一哆嗦，轉頭看了過來。 

「我……金枝她醒了嗎？」 

陳霖驍冷淡的回視著錢大，開口卻是答非所問，「梁郎中說她落水受了寒氣，只

怕日後難以生育。」 

話音落下，他打量著錢大，想要從對方的神情中捕捉點什麼，之後目光又看向了

錢大的身後。 

錢大聽完呆愣在原地，像是在權衡著什麼，抬手看了看攥著的二兩半銀子，遲遲

沒有說出一句話，直到錢家老倆口追了上來。 

「錢大，你是錢家的獨苗，你今日若是敢把人帶回去，我和你爹都不活了！」 

錢大叔原本對兒子娶誰沒多少意見，但剛剛聽到陳霖驍的一番話，立刻和妻子站



在了一起，「聽你娘的話，你想氣死她嗎？又不是不娶姚金枝你這輩子就沒媳婦

了，你不為我和你娘想想，也得想想你以後怎麼進老錢家的祖墳！」 

錢大被他倆吼得回神，抹了一把眼中的濕潤，站在原地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有些

頹然的合上了眸子。 

瞧著錢大就這樣被爹娘拽走，陳霖驍冷笑一聲，回了家，進門扔下柴禾，先進裡

屋看了一眼姚金枝。 

見人躺在那裡睡得安穩，臉上因為發燒引起的不正常紅暈已經消失，他不知想到

了什麼，嗤笑一聲，「這就是妳思思念念傾心之人？也不過如此。」 

 

 

山腳下，陳家的煙囪一晚上煙霧都沒有斷過，期間陳霖驍兩次出門去找周圍的乾

草枯柴，就為了給東屋的炕燒熱。 

喝了兩回的藥，又有暖炕烘著，昏睡中的姚金枝發了兩次大汗，將身體裡的寒氣

都逼了出來。 

他伸手探了一下她汗淋淋的額頭，感覺到她的體溫恢復正常，又伸手探向她的手

臂。 

裹著手臂的衣衫已經濕透，黏膩潮濕地糾纏在她細細的手臂上。 

他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這會兒已經過了子時，若是現在去叫梁夫人過來有些不

妥，對方到底是比自己母親還要年長的人，且村子靠近山腳，一到夜裡周圍漆黑

一片，即便是打著燈籠也不好走，加之都是小路，石頭草根較多，萬一有個閃失

說不好會如何。 

他低頭看著沉睡中的姚金枝，對方因為被熱炕烘著，汗濕的小臉有些血色。 

猶豫再三，陳霖驍起身去翻找自己母親的衣物，可家裡原本就不富裕，宋氏也沒

有什麼多餘衣物，姚金枝身上穿的那身已經是比較新的了，其餘的衣服都被宋氏

打包帶去了大兒媳杜鳳娥的家中。 

家裡因為窮，陳霖驍的兄長陳栓柱去縣城做長工，被東家和其女兒相中，就這樣

招了上門婿。 

這次宋氏就是去城裡看兒子的，每次過去，鳳娥都執意要讓她在家裡住下，這次

她索性在那邊小住兩日。 

思索再三，陳霖驍去了自己的屋裡，找出一身之前宋氏給他做的新衣，原本是想

著給他考試的時候穿，此刻剛好派上了用場。 

他展開衣物，都準備好後，熄滅了屋裡唯一的油燈，在漆黑一片中，藉著穿過窗

紙的月光只能隱約看清沉睡中人的輪廓。 

「失禮了。」他低語一句，明知對方此刻什麼都聽不到，但還是打了一聲招呼。 

房間裡窸窸窣窣一陣響動，等火摺子陡然亮起，點燃油燈的時候，床上的人已經

換好了一身乾爽柔軟的衣物。 

拎著汗濕的衣衫出了房門，陳霖驍活了兩世，從沒有像今日這樣內心狼狽過。 

他將那身濕了的衣服扔在院子的木盆裡，在院中站了好一會兒，瞧著天邊微微泛



白才轉身回屋。 

想著家裡多了一個病人，日子不能像前兩日那般應付，陳霖驍換了一身補丁摞補

丁的破衣，拿著素日裡打獵用的工具和繩索出了房門，準備帶著大黑、二黃離開

的時候，突然想到什麼，指揮著二黃留下來看門，獨自帶著大黑潛入了夜色之中。 

 

 

沉沉的睡了一覺，姚金枝被院子裡的狗叫聲嚇醒，有些眩暈的睜開了眼睛。 

看著周圍陌生的房間，她按了按太陽穴，閉上眼，心下已經一片冰冷。 

她豁出性命卻依舊逃不過被嫁…… 

「醒了？」 

清冷中帶著些疏離和謹慎的聲音響起，姚金枝被嚇得再度睜開眼睛，剛才的思緒

也被打斷。 

看著漢子熟悉又陌生的臉，她呆愣在原處。 

眼前的人依舊穿著一身髒破的衣服，臉上帶著些許泥土黑灰，左眼眼尾處有一道

傷痕，應該是剛剛劃出來的，鮮血還在不斷的往外流，看著有些嚇人。 

「你……我怎麼會在這裡？」 

陳霖驍將藥碗遞給她，看著她把藥喝了下去，並將事情的經過都說明白了。 

確認自己沒有嫁到南泥村，姚金枝開心得紅了眼睛，可聽到後面得知自己是被陳

霖驍買了回來，心裡又是一片惶恐。 

這可是村裡出名的惡煞，打小她遠遠的看到他都會躲開，小時候他好像也不好相

與，從不和村裡的孩子玩，經常跟著陳老爹進山，每次回來身上都有傷，瞧著十

分嚇人。 

但不管怎麼說，自己的命是他救的，又是因為他，她才不用嫁到南泥村，姚金枝

心裡存有一份感激，這份感激沖淡了她對他的畏懼，「多謝陳二哥，日後我便為

奴為婢作為報答。」 

說著想要起身給他磕頭，卻被陳霖驍按住了肩膀。 

「養好身子，家裡沒有多餘的錢給妳抓藥。」 

村裡的人家都不富裕，對於他這樣說姚金枝再理解不過，她爹當初生病的時候，

一服藥可得花費六錢銀子，陳家看著擺設和用具可不比她家過得好，能給她請郎

中抓藥已經很好了，之前她病了，王氏可從來不會給她抓藥。 

喝過藥，姚金枝感覺眼皮又開始發沉，沒多久便再次睡著。 

人剛睡下，陳霖驍就聽到院子外有人吵嚷，他看了一眼天色，將臉上的髒汙和血

水洗去，換了一身補丁少的衣服，拿上王氏之前寫好的字據出了門。 

香甜的一覺醒來，外面的天色已經暗了不少，姚金枝撐著土炕坐了起來，有些迷

茫的看著周圍，緩了好一會兒才想起來陳霖驍和她說的話。 

她現在已經是陳家買回來的丫頭了，想到這裡，姚金枝看著身上蓋著的被子，突

然心裡有些不安。 

作為一個婢女可不能這樣沒臉沒皮地躺在熱炕上等著主人家伺候，之前是她病了，



陳霖驍心善照料她，但是現在她醒過來，身上不再發熱，那就不能再躺著了。 

她掀開被子準備下床，目光陡然變得有些慌亂，抬起手看了一眼自己身上寬大的

袖子和並不合身的衣袍，臉頰不由得燒了起來。 

她昏迷不醒，而這個家裡只有陳霖驍一個人，誰給她換的衣服可以說一目了然。 

也是在這一刻，姚金枝突然注意到了另一個問題—— 

買人回來可不僅僅是可以當婢女，也能是…… 

想到這裡，她慌亂不安的捂住了臉，緩了好一會兒才壓下心裡那複雜忐忑的思緒。 

「隨緣吧。」她到底是他救回來的，比起嫁到南泥村，留在陳家再差又能如何？

最差不過是被打死。 

可人活著就不想過得痛苦，所以她還是要努力過好，爭取不挨揍。 

她站在地上看了一眼，自己那雙婚鞋還在，可能離著炕近的緣故，濕了的鞋子這

會兒已經乾了。 

上次穿新鞋還是她爹在世的時候，這次嫁衣都是新的，可她沒有心情去感受。 

這會兒看看腳上的新鞋，倒是感覺還不錯，她跺了跺腳，心情不錯的出了房間。 

東間和西間中間是堂屋，堂屋外面那間是灶房，家裡除了一張破舊的桌子和三四

把腿腳有些不好的椅子，沒有多餘的物件，這個屋子可以算是一目了然。 

姚金枝瞧著天色暗了下來，也不知陳霖驍去了什麼地方，但是秋天天黑得早，想

來不久便會回來。 

她在灶房找了一會兒，只有不算多的米麵和半罈子鹹菜，柴禾倒是不少，到這會

兒灶膛裡還有餘火。 

她想起剛才那溫暖的火炕，心中對陳霖驍更是感激了幾分。 

家裡沒有什麼菜，而缸底的麵看著是白細的麵粉，應該不是平日裡常吃的…… 

她這樣想著，走到了院子裡，乍然對上一黑一黃兩條大狼狗，臉色一變。 

「啊！」她驚呼一聲，但很快反應過來，又忍住了。 

想到日後要在家裡與牠們朝夕相處，姚金枝一手捂著胸口，謹慎的朝著大門走去，

一邊警惕的看著兩隻大狗。 

兩隻大狗聽到聲音，只是抬眼看看她，動都懶得動一下。 

看牠們如此，她鬆了一口氣，在院子裡找到了一把小鋤頭和一個竹籃，拎著東西

出了門。 

陳家可以說是真的在山腳下，房前屋後沒有太多平坦的地，周邊的三個菜園子都

不大，早就吃完了，現在空蕩蕩的，她都不敢想這一家子到了冬日該怎麼過活。 

不過這樣的事情倒也難不住她，往常到了冬日，實在餓得沒有東西吃，她就會趁

著王氏午睡偷偷上山找野山芋烤著吃，那些野山芋沒有人知道在什麼地方，只有

她和爹爹知道。 

姚金枝挎著籃子繞到了山後，確認沒有人看到自己，才迂迴地朝著那片野山芋的

位置走去。 

第三章 意料之外的態度 

縣城離著青槐村有些距離，辦理完契書後，王氏和村長坐著牛車回了村。 



陳霖驍沒有錢坐車，再者他還有些事情要處理，便沒有一同回去。 

他清早走的時候帶上了家裡的黑狐皮，此時便去城裡的富戶家中將獸皮出手，換

了十五六兩的銀子，順道買了些家中的吃用。 

緊趕慢趕走回村中，天色已經徹底暗了下來，他遠遠地朝自家望去，只見屋頂的

煙囪冒起了青煙，往家中走的腳步一頓，有些不知所措的站在了原地。 

前世母親在他入京後不久就走了，先帝下旨不准他丁憂回鄉，這一拖，直到他臨

死都不曾到母親的墳前上香。 

重活一世，他心中有難以言說的喜悅和無法形容的惶恐，這或許就是近鄉情怯吧。 

深呼吸一口氣，他肩上扛著米麵，手裡拎著一塊豬板油朝著自家走去。 

大黑、二黃守在院子裡，聽到熟悉的腳步聲，牠們興奮的站起身，朝著大門吠叫。 

姚金枝沒有養過狗，自然不懂牠們的意思，還以為院子外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放

下鍋鏟，拎著擀麵棍朝大門走去。 

人還沒有走到門前，院子的門就被人從外面推開，兩隻狗興奮的搖頭擺尾迎了上

去。 

驟然對上男人滿懷期待和忐忑的目光，姚金枝慌亂的移開了視線，垂下頭不敢多

看，「陳、陳二哥，回來了？」 

最想也最怕見的人沒有見到，陳霖驍心裡有些複雜，既感到失落，又如釋重負的

鬆一口氣，想著至少他還有時間再準備一下。 

前世的自己太混帳，冷漠無情得像是一塊焐不熱的石頭，即便是對自己的母親、

兄長也沒有太多的熱情。 

但在宮中的無數個日夜，他回首往事，想起來的卻都是在山中的歲月，都是曾經

自己未曾好好感受的日子。 

子欲養而親不待，這樣的痛嘗過一次就足以抱憾終身，老天爺給了他重來的機會，

這一世他不想再重複上一世的錯誤。 

見他久久沒有說話，姚金枝悄悄看了他一眼。 

卻見原先他眼中還滿是期待與激動，可不過轉瞬的功夫，再看過去的時候他眼眸

裡已盡是初冬的寒冷。 

難道剛才看錯了？ 

許是察覺到她的小動作，陳霖驍終於低頭看向眼前人，「怎麼起來了？」 

話雖帶著關心，但是語氣卻冷到了骨子裡，讓人想要放鬆親近些都不敢。 

姚金枝怯弱的往後退了一步，低著頭不敢看他，「我、我感覺好了，不能只躺著

不幹活，我……」 

「進屋。」沒等她說完，陳霖驍已經先一步進了門，兩隻大狗跟在他的身後搖頭

擺尾。 

她跟在兩隻狗的後面，來到了灶房，卻站在門口沒敢往裡湊，目光一會兒落在陳

霖驍的身上，一會兒落在兩隻狗的身上，手裡握著擀麵棍，躊躇著不知該如何是

好。 

陳霖驍看了一眼那鍋還沒有熟的燉野山芋，詫異的看了一眼站在門口膽怯的小娘



子。 

似乎捕捉到了什麼，他垂眸看了一眼跟在自己身後的兩隻狗，拿出從城裡買的棒

骨，用砍刀剁開，兩隻狗各叼著半根棒骨走了。 

他將剩下的兩根放在木盆裡，準備去院子裡清洗，可杵在門前的姚金枝擋住了他

的去路。 

陳霖驍垂眸看著眼前的小娘子，「站著幹什麼，去屋裡躺著。」 

聽到他命令的語氣，姚金枝往後縮了一下，「我真的……真的沒事了。」 

若不是兩人現在離得近，她這般聲如蚊蚋，他還真不一定能聽清她說了什麼。 

察覺到自己可能嚇到她了，陳霖驍突然有些無措的站在原地，看著小娘子快被自

己嚇哭的樣子，他收斂了冷肅的氣息，「好，既然這樣，那妳去把瓦罐刷了，一

會兒用它將棒骨川燙過，再和野山芋一起煮。」 

得了他的允許，姚金枝臉色好看了一點，趕緊將鍋底的柴抽出來，以免一會兒野

山芋煮熟了，棒骨還沒有熟。 

瓦罐不算小，棒骨一剁兩節放進去川燙，再次洗乾淨血沫後放進了野山芋的鍋裡，

鍋底加了大柴，火勢比之前旺了很多。 

姚金枝坐在灶前看著火，聞著鍋裡傳出來的香味，下意識的嚥了嚥口水，許多年

沒吃肉，她早就忘了肉是什麼味。 

陳霖驍將早上獵到的野山雞處理乾淨，用瓦罐煮熟準備餵給兩隻狗。 

他虧待過自己，卻從沒有虧待過這兩隻狗。 

前世牠們在他進京的路上救了他，並因此殞命，重來一遍，在他心中，牠們依然

是如同恩人一般的存在。 

給狗燉的野山雞需要放涼，陳霖驍起身進了堂屋，見桌上已經擺好了菜和碗筷，

只是那碗筷只有一副。 

屋裡很安靜，若不是他一直都在門口餵狗，真要以為那個小娘子已經離開了這裡。 

他正想著，就聽到裡屋傳出來窸窸窣窣的聲響。 

姚金枝如往常一樣，將飯擺好就自己端著刷鍋的水，找個不礙事的地方安靜的喝

著。 

她真的太饞肉的味道了，所以菜出鍋的時候，她在自己的碗底裡留了一點肉湯，

加上水之後端去裡屋偷喝。 

放在之前若是被王氏看到，還指不定要怎麼收拾她，所以她心虛的喝一口看一眼

門口，看到門簾有些晃動，她臉色瞬間白了，端著碗的手也不停的顫抖。 

她不確定是風吹動了門簾還是陳霖驍看到了什麼，想到男人高大的身影和那手臂

上不輕易露出的肌肉，心頭一冷，頓時覺得碗裡的肉湯不再香了。 

她低頭猛地喝了一大口，想著就算是挨揍也得先吃飽才是，至少自己吃到了，就

算挨揍也值得。 

一口湯還沒有嚥下去，門簾突然被人掀開，不容忽視的強大壓迫感襲來。 

姚金枝一緊張，猛地咳了起來，肉湯也盡數噴在了地上。 

「咳咳咳咳……」她劇烈咳著，早已顧不上進來的男人是什麼臉色。 



背上被人拍了一掌，沒有想像中的痛，也沒有停下來的意思，直到被拍第三下，

姚金枝才反應過來，陳霖驍不是在打她，而是在幫她順氣！ 

這個發現讓她忘記了咳嗽，她不敢置信的抬起頭看向站在自己身側的陳霖驍。 

這一瞬間，一股濃郁的香味鑽入鼻間，她的目光不由得轉向他手中的碗上。 

陳霖驍見她不再咳了，收回手站直身子，目光有些不悅的看著她，「沒事躲在屋

裡做什麼？吃飯。」 

冷冰冰的話落下，在姚金枝詫異的目光中，他將那半是飯半是菜的碗塞到了她的

手裡，甚至還有一雙筷子。 

「以後吃飯不要在房間裡，出去吃。」說完轉身離開了房間。 

看著還在晃動的門簾，姚金枝一句話都沒有說出來，像是有什麼東西堵在她的喉

嚨裡，讓人發不出一點聲音，淚光也在眼中打轉著，卻倔強地不肯讓它落下。 

看著碗裡的飯，她深吸一口氣，壓下了心中的波動後，想起了陳霖驍的最後一句

話。 

既然他不喜歡有人在裡屋吃飯，那她就去灶房吧。 

堂屋裡，陳霖驍正吃著飯，就看到姚金枝紅著眼從房間裡走出來。 

他正要挪挪地方讓她也坐在桌前吃飯，就見她突然像是見鬼似的轉身跑去了灶房。 

陳霖驍：「……」 

坐在灶房裡，灶膛裡的餘火還在散發著溫暖的溫度，嘴裡一口香軟的白米飯，細

滑的口感讓姚金枝稍不留神就嚥了下去。 

最讓她驚訝的是，碗裡除了野山芋還有幾塊剔骨肉，燉的火候雖然有些欠佳，但

這樣的肉嚼頭卻是最好的，勁道彈牙，越嚼越香。 

「滴答——」一滴帶著溫度的水落在了她的手腕處，燙得姚金枝瑟縮一下，垂目

去看。 

她這才發現自己不知什麼時候已淚流滿面，她太久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飯了。 

接下來吃每一口飯時都格外的珍惜，細嚼慢嚥，慢慢品嘗，她不確定自己下一次

再吃到這樣的飯菜會是什麼時候。 

突然眼前一暗，姚金枝悄悄抹了一把臉上的淚水，抬頭看去卻看到了陳霖驍側身

而過的身影。 

「桌子上還有飯菜，不夠自己再去加。」 

對於餓狠了的人，這一碗肉香撲鼻的飯菜的確有些不夠，但姚金枝卻不是個膽大

的，有這一碗就已經滿足了，哪裡還敢再去加飯。 

她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用過這一餐後，之前的憂傷全都消失，覺得似乎現在死

去也值了。 

洗完碗筷之後，姚金枝看著鍋裡還有沒動過的菜，用乾淨的大碗盛出，準備明天

加點菜和那棒骨再一起燉一燉。 

所有的活忙完了，她動了動鼻子，終於聞到了空氣中的苦澀味，恍然想起剛才去

了院子裡的陳霖驍。 

她趕忙去到了院子裡，就見院中橙紅的光線照著他的臉。 



陳霖驍眸色清冷，唇角微抿，明明是村裡的漢子，卻有一副精緻的眉眼和冷白的

皮膚。 

之前姚金枝不敢這樣看著他，印象中的他總是兇神惡煞，可這一刻，看他一邊看

著翻騰的湯藥，一邊擼著腳邊的二黃，她愣是看呆了。 

不太愛靠著人的大黑聽到了聲音，猛地抬起頭看向站在屋門前的姚金枝，臉上兇

惡的神情一收，又趴了下去。 

對於家中突然多出來的小娘子，兩隻狗顯然還有些不太適應。 

牠這一舉動提醒了姚金枝，她連忙在陳霖驍發現自己之前收回了目光，低著頭來

到他身邊三步遠的地方。 

「那個，我、我自己來吧，我端了水，你去洗洗腳歇著吧。」 

自己的藥怎麼能讓主家幫著熬，姚金枝心裡有些說不出來的複雜。 

對於她做的這些，陳霖驍倒是接受良好，畢竟他前世身為左相，在朝中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位置待了太久，對於周圍人的伺候早就習以為常。 

反而是重生之後，親力親為很多事情有些不適應，但他不想回朝廷，明白自己必

須儘快適應。 

「夜裡涼，在東間炕頭有條毯子，披上。」 

見他如此說，姚金枝立刻回屋找到了那條用兔毛做的毯子，披在身上來到院子裡

看著藥罐。 

陳霖驍沒有和她搶活，起身朝著大門口走去，兩條大狗像個尾巴似的跟在他的身

後。 

他正要閂門，兩隻狗突然戒備起來，同時一道驢蹄聲傳來，他愣在了原地。 

月光似水照亮了陳家門前，宋氏側坐在驢上，手裡還挎著一個大大的包袱。 

「陳二狗，家裡出了這樣大的事情也不去和我說一聲！」 

責備的怒罵聲響起，嚇得院子裡的姚金枝一抖，不安的站了起來。 

青槐村不算大，但是對不怎麼出門的姚金枝來說，雖然村裡的人基本都聽說過，

可有不少人她沒有見過，比如眼前坐在堂屋中氣勢洶洶的宋氏。 

她站在陳霖驍的身後低頭揉捏著自己的衣角，嚇得大氣都不敢出。 

原本以為陳霖驍已經夠嚇人了，可今日她才知，原來他娘雖然長得和善，生起氣

來卻更是嚇人。 

陳霖驍沒有因為母親的憤怒而心驚，他目光一錯不錯的打量著她，記憶中已經變

得模糊的人，此刻真真實實坐在了自己的面前。 

他想要衝過去抱住母親，可多年來習慣了喜怒不形於色，加上他原本就是個不會

表達的性子，因此遲遲未有動作。 

看著兒子呆呆愣愣的站在自己的面前，宋氏氣得乜了他一眼，轉而有些好奇的打

量著他身後的小娘子。 

她不過出門兩三日的功夫，兒子倒好，直接給家裡添丁進口了。 

「站那麼遠做什麼，我還能吃了妳不成？我可不是沒有心肝的王氏，見天不做人

事。」 



在宋氏喊出第一聲的時候，姚金枝就嚇得眼眶裡蓄起了淚花，還不等她做出反應，

擋在她前面的陳霖驍突然往一旁讓了一步，甚至還伸手將她往前提。 

驟然毫無阻礙的站在宋氏面前，姚金枝嚇得臉色都白了，雙唇緊抿，全身顫抖著

看向她，「您、您餓了吧，我這就去做飯。」 

從縣城趕回來，這個時候才到家，宋氏自然沒有在杜家用晚飯。 

不過姚金枝倒是沒有想那麼多，她只是想要找個由頭離開。 

宋氏卻沒有這樣簡單的放過姚金枝，她抬頭看向自己的兒子，「杵在這裡做什麼？

院子裡的藥快糊了，趕緊去盛出來。」 

陳霖驍端著空碗去了院子裡，屋裡這會兒只剩下兩個女人。 

宋氏目光上上下下打量著姚金枝，「妳娘當年是村裡最俊的媳婦，都說妳爹有福

氣，從那麼遠的地方娶回一位天仙，卻不想紅顏薄命，倒是苦了妳了。」 

許是提起了娘親和父親，姚金枝一時思緒回到了過去，倒是忘記了忐忑與緊張。 

正在這個時候，陳霖驍端著藥進屋，他將藥放在了桌子上，目光再次落在宋氏的

身上，「娘還未用飯吧？」 

兒子是個悶木頭，素日裡不怎麼會關心人，這會兒竟然也會噓寒問暖，宋氏頗為

意外地看了他一眼，轉而又看向站在一旁的姚金枝，眼中帶著些許探究之色。 

姚金枝看了一眼桌上的藥，「我去做飯，剛好等藥涼一些再喝。」 

這次不等宋氏說話，轉身去了外間的灶房。 

飯菜都是現成的，甚至菜還帶著未涼透的餘溫，她在灶膛裡加了把柴，沒一會兒

水氣升騰而出。 

堂屋裡，陳霖驍給宋氏倒了一杯熱水，將買姚金枝的事情前前後後都說了個明白。 

等姚金枝端著熱好的飯菜進門的時候，明顯感覺到宋氏看自己的目光更加柔和了。 

「好孩子快坐下喝藥，二狗是個不會照顧人的，妳大病初癒，怎麼就讓妳做這些。」 

「沒事，除了還有些虛，沒有什麼不適的。」姚金枝怯怯的回道。 

宋氏原本就長得和藹，這會柔聲細語地和她說話，倒是比起陳霖驍感覺更好相處

一些。 

於是姚金枝也就沒有那麼怕她了，手腳勤快的給她盛飯，然後安安靜靜坐在桌邊

端起湯藥皺著小臉喝了起來。 

宋氏一邊吃著飯，一邊目光似有若無的打量著，心思百轉。 

陳霖驍見狀，一時也摸不清母親是個什麼想法。 

「妳身上的衣服是二狗的吧，哎，這身衣服是當初二狗他爹活著時我做的，那會

兒還想讓他去讀書考秀才吶，好不容易考上童生，後來他爹沒了，這件事就這麼

撂下了。」 

低頭看了一眼身上的衣服，姚金枝有些局促，脫了不是，穿著也不是。 

自己一個姑娘家，穿男人的衣服像什麼樣子，之前家裡只有他們兩人也就罷了，

這會兒長輩在，她再穿著就有些過分了。 

宋氏倒是沒有多想，只是看著那不合身的衣服想了想，「明日天好，我找找我年

輕時的衣服，應該都在床底的箱子裡，給妳改一改，總能挑出兩三身合身的。」 



她這樣說，其餘兩人都沒有接話。 

等宋氏吃過飯後，姚金枝將給陳霖驍準備的洗腳水端給了宋氏，三人分別洗漱一

番。 

姚金枝有些為難的站在桌子邊，昨日她住的是宋氏的房間，這會兒人回來了，她

再去住好像不合規矩。 

她今日瞧明白了，陳霖驍買她回來沒有別的心思，那她應該就是家裡的傭人。 

作為婢女，又怎麼能和家裡的老夫人住一屋，這豈不是有些沒規矩。 

堂屋裡突然安靜了下來，宋氏笑咪咪的看著站在西間門前的兒子，再看看站在堂

屋中間的姚金枝，「怎麼，金枝這是想跟著二狗去西間睡？那我就先歇著了，今

日可把我累壞了。」 

說著她也不看兒子和姚金枝的表情，轉身朝著東間走去。 

姚金枝臉色通紅，連看陳霖驍一眼都不敢，轉身追著宋氏進了東間。 

 


